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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atniss Everdeen in The Hunger Games successfully makes “Girl Catching Fire” the semiotic sign of 
an ideal modern woman. According to Charles Sanders Peirce’s Semiotic theory, the sign of “Girl 
Catching Fire” is the sign; Katniss is the object, and the thoughts caused by the sign is the inter-
pretant. All these three parts constitute the process of signifying. The paper will firstly depict the 
major qualities of an ideal modern woman embodied by “Girl Catching Fire”, and then discuss the 
paradox carried by the sign so as to reveal its significant connotation involving the forever theme 
of survival, unyielding spirit and anticipation to human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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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饥饿游戏》三部曲中的女主人公凯特妮斯·艾薇丁成功地使“烈焰女孩”成为理想的现代女性的符号。

按照符号学者皮尔斯的符号意指三分法，“烈焰女孩”是符号，凯特妮斯·艾薇丁是对象，符号所引发

的思想则是解释项，共同构成一个符号表意过程。本文首先从女性主义角度陈述“烈焰女孩”传达的现

代女性的品质，之后探讨它作为符号其本身所承载的悖论，这一符号的内涵意义因此被拓展到整个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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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存、不屈和希望的永恒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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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现代符号学奠基人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认为，所谓符号是相对于某人，在某个方面，能代

替(代表、表现)他物的某种东西。这一定义涉及到符号、不同于符号的他物(客体对象)、主体人对符号所

作的感知、解释或认知(解释项)这三个方面[1]。皮尔斯把对象和解释项划分开：所说的对象相当于符号

的直接指称，即外延；解释项则相当于意义可以无限延伸的内涵。皮尔斯指出符号“面对另一个人，也

就是说，在这个人心中创造一个相应的，或进一步发展的符号”，赵毅衡先生解释说此处说明符号必须

有接受者，在接受者心里，每个解释项都可以变成一个新的“再现体”，构成一系列相继的解释项[2]。
因此这个无限延伸呈现的方式并非横向的无限并列，而是纵向的无限衍生。按照这一理论，如果说“烈

焰女孩”是符号，那么女孩凯特妮斯·艾薇丁是对象(object)，符号所引发的思想则是解释项(interpretant)，
共同构成一个符号表意过程。因此，小说中“烈焰女孩”这一符号的表意过程，是通过现实中的人物凯

特妮斯以及符号接收者——各区民众，共同实现的。本文力图从女性主义角度描述主人公凯特妮斯的“烈

焰女孩”品质，继而分析该符号如何在意义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民众阐释而具有更深层次的内涵，即关

于人类生存、不屈和希望的永恒主题。 

2. “烈焰女孩”——理想的现代女性之符号 

女作家苏珊·柯林斯(Suzanne Collins)发表于 2008~2010 这三年间的《饥饿游戏》三部曲，塑造了一

位鲜明的现代女性形象——凯特妮斯·艾薇丁，其中第二部以“烈焰女孩”为书名，“烈焰女孩”旋即

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符号——理想的现代女性之符号。谈及如何塑造现代女性形象，就不可能回避女性主

义运动及其文化批评的话题。作为争取女性平等权力的政治运动的女性主义，主要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

活跃于西欧和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即源于此。最初的女性主义批评激进地反对父权制度，矛头直指男性

作家，认为他们在作品中歪曲了女性形象。到 80 年代，女性主义开始借鉴各种文艺理论，转而研究“语

言、意识形态、阶级、性别、家庭、种族、身体和心理欲望、历史记忆”等诸多领域，转向“对女性世

界的探寻，试图重建被压制的女性经验”[3]。玛丽·戴莉(Mary Daly)的《妇女生态–激进女性主义的元

伦理学》一书区分了女性主义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抨击父权制度；第二阶段详述以压抑女性为目的“虐

待仪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异化环境(alienating environment)；在第三阶段，女性步入崭新的时间/空间，在

“认知/行动/自我中心的过程中”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认同女性的环境(a new, woman-identified environ-
ment)，形成“妇女生态”(Gyn/Ecology) [4]。本文认为作家柯林斯在人物塑造上甚至超越了女性主义批

评转向后的观点，也超越了玛丽·戴莉关于妇女生态的观点。凯特妮斯·艾薇丁，这位来自普通家庭的

女孩，不再视自己为父权制度的受害人，也并不刻意追求女性认同的环境，而是作为一个个体，在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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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博得生存机会，并逐渐成长为民众的精神领袖，成为理想的现代女性形象。她不仅独立自主，而

且进一步养成了更为优秀的品质和技能。她机智刚毅、箭术精湛，而且不畏权贵、温情仗义，这使得她

既能在与男性的竞争中胜出，同时也赢得了民众的拥戴。她化身为“烈焰女孩”，使这一符号携带了具

有人类普遍意义的关于生存、不屈、希望等内涵。 

2.1. 温情智慧与刚毅理性兼备 

身披烈焰驾车而来的凯特妮斯是第 12 区的游戏贡品，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如火焰般炽热强烈的她并不

甘于任人消遣，她更是 12 区人民的精神领袖。无论是在游戏中还是现实中，她都能给人以精神鼓舞，就

像是黑暗里的火焰，照耀着身边的一切。她身上，既体现了女性特有的温情也同时彰显着男性的坚毅与

力量。 
她首先具有女性气质中的温情与智慧：保护家人，甘愿自我牺牲；与强权周旋，化解危机。凯特妮

斯的家庭又是残缺的，父亲在她 11 岁时遇难，母亲因此一蹶不振，比她小的妹妹波丽姆还少不更事。从

小父亲角色的缺失使得她不得不担负起家庭生计的重担。她利用父亲留下的弓箭学习如何打猎，把猎物

拿到黑市上交换所需的物资，支撑家庭。她熟知 12 区人物的喜好，譬如市长钟情新鲜的草莓，面点师偏

好松鼠等等，她用细心观察和累积的生活经验，让自己和家人的日子过的不是那么捉襟见肘。她在波丽

姆害怕时给予鼓励，正确的教导她该如何正视恐惧。即便努力想尽办法来维持家庭的需要，可在严苛的

生活环境中还是存在食物不够的问题，这时凯特妮斯也会捡别人扔掉的面包，她知道这种行为会让自尊

心受挫，可是对她来说，又有什么能使家人不饿肚子重要呢？饥饿游戏是每年一次残忍的比赛，没有被

抽中名字也只意味着下一年会再多一张自己选票的机率，而每一次领食物都将额外增加一次选票，为了

家人，凯特妮斯明知如此，却也义无反顾。所以不难理解，得知波丽姆被抽中当选贡品参加饥饿游戏时，

她立刻站出来充当志愿者替妹妹出征。对于凯特妮斯来说，担负着整个家庭在肩上，没有什么比家人的

安危更重要。 
凯特妮斯不畏权贵，身处残酷环境但重情重义，同时会使用女性智慧化解危机。在第一部书中，凯

特妮斯被毒蜂蛰伤，幸而被来自 11 区的小女孩芸香所救。饥饿游戏一人胜出的残酷规则意味着，不能信

任任何人，只有杀戮才有可能生存。凯特妮斯选择知恩报恩，把自己对妹妹的亲情转移到了芸香身上。

当芸香被利箭射杀后，凯特妮斯不顾施惠国的威胁，用悲怆的歌声和野花祭奠芸香，用女性温情浪漫的

方式表达对践踏美好生命的暴政的抗争。凯特妮斯的祭奠使民众相信纯真友情和仗义善良在残酷环境中

仍会坚韧地存在下去，向往美好的希望一旦被激发出来，在适当的时候必将成为燎原之火。为了在施惠

国得到更多上层人物的支持和赞助，她选择与皮塔结为恋人，她的忠实、温情与智慧使她能够生存下来。 
提及凯特妮斯展示的女性美，让人记忆尤深的莫过于她身着美丽的焰火礼服。在凯匹特，设计师西

纳根据 12 区的煤矿资源为凯特妮斯设计了属于她的火焰造型，这便是“烈焰女孩”的由来。在镜子里，

凯特妮斯看到的是一个居住在火山里的神秘精灵，如果说第一部中的凯特妮斯还需要依靠熠熠跳动的火

焰、珠光闪闪的长袍和烛光般柔和的上衣，那么在第二部里这个燃烧的女孩就真正的成为了一团火焰，

一团正在熊熊燃烧的火。 
其次她兼具男性气质中的理性刚毅。凯特妮斯的武器是与她形影不离的羽箭和猎人弯弓，而这正是

体现了其如男性的力量特质。常年的弓箭训练，使得凯特妮斯成为了一个出色的猎人，锻炼了她处事不

惊的能力使她拥有了过人的智慧。第一部中，凯特妮斯的箭术惊人，训练考核时由于第一次的失误遭人

嘲讽，强烈的自尊心驱使她第二箭直接将评委们的烤乳猪嘴中的苹果钉在了墙上，赢回高分。之后她凭

借芸香暗中合作并成功地销毁了职业选手的物资。而在其后发现芸香掉入陷阱，一边在帮助芸香解围的

同时，另一边警惕的注视着周围的异常，并在敌人袭击时迅速拔箭射出正中要害。最为震撼的一幕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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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的结尾，凯特妮斯一行人发现了竞技场顶端的疏漏并准备将其破坏逃跑。在紧要关头，她将电线缠

在自己的箭上，仿佛使出一生的力气，将自己被迫竞技的无奈、对游戏制度的反抗、对潜在的等级制度

的愤恨注入箭中，发射出去，摧毁了竞技牢笼中的电网系统。为了使游戏竞技性更强，统治者不断增加

攻击，凯特妮斯虽然凭借自身能力逃过一劫，但腿部烧伤使她行动力下降。她忍痛处理伤口，为了躲避

险况她不停地奔跑、躲避杀手、宿于树顶，体现出刚强坚毅的性格。 
凯特妮斯通过公平竞争与团结合作建立了为大家所信服的准则。第一部里，她先前只能选择被动逃

亡，躲避其他贡品的追杀。而当游戏规则改成两人必须来自同一区且共同战胜其他贡品即可获胜，于是

凯特妮斯开始寻找皮塔。经历了一系列的厮杀追逐，凯特妮斯和皮塔终于成功幸存下来，但统治者又以

不利于他们的规则逼迫他们残杀，此时凯特妮斯宁愿与皮塔共食毒果也不愿相互残杀，没有胜者的结果

消散了游戏的娱乐性，因此统治者被迫宣布两人同胜。这种反抗使得民众看到了推翻统治者凯皮特的希

望，因此在第二部书的生死竞技里，一些选手选择与她结盟，以牺牲自己的方式保护她的安危。 

2.2. 消解统治者但并非下一个权力中心 

作者让作为民众精神领袖的凯特妮斯消解了统治者的暴政，然而她拒绝成为另一个权力中心。“施

惠国”统治 12 个民众区，凯匹特都城至高无上，12 个区分工明确，人们困于饥饿疲于劳作，在这种严

酷的等级中，每年一度的杀人游戏不断上演，成为都城统治者的娱乐节目。曾经反抗的 13 区民众遭到屠

杀，统治者从此对其他 12 个区的压迫和监视愈烈。为了避免颠覆政权的事再次发生，统治者斯诺总统设

计了饥饿游戏，让各区的贡品在竞技牢笼中自相残杀，只能“一人幸存”，煽动各区之间的矛盾。为了

能够回到家人身边，凯特妮斯在这个杀戮游戏中从未放弃她强烈的生存愿望，“活着(stay alive)”是导师

的劝告也是她的唯一目标[5]。她凭借超常能力和可贵品质不仅取得了胜利，而且还得到民众拥护和其他

贡品的舍命保护。 
在第三部中，她的求生愿望发展为公开对抗，成为民众反抗军的精神领袖。统治者派飞机轰炸了第

8 区医院，无辜的女人和孩子惨死。此时被关押的皮塔被营救出来后精神崩溃，盖尔被仇恨蒙蔽双眼，

凯特妮斯幻想着与家人在一起足矣。但波丽姆的死使凯特妮斯彻底意识到只求苟活不愿反抗的代价，只

有推翻暴政，这一切噩梦才能不再重演。然而，凯特妮斯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领袖责任是被反抗军的领袖

科恩设定的，“他们想要的无非是让我履行他们已经为我设计好的角色。革命的象征。嘲笑鸟。……他

们有一群人专门装扮我，换装，拟演讲稿，精心设计我的容貌……，我不得已做的一切就是饰演我的角

色”[6]。她觉察到科恩企图借用自己的感召力推翻斯诺总统的政权，并以此建立一个新的权力中心。当

她确切得知妹妹死亡的真相并且自己被利用、即将被背弃的事实，她又毫不犹豫地举起弓箭，将本该代

表战争结束的最后一支箭射入即将登台的新总统科恩的心脏。这表明凯特妮斯拥有理性的判断和决绝的

行动力。不仅是统治者斯诺总统，而是所有强权和暴政都激起她反叛的决心，她的存在意义就是持续消

解基于权力欲望和残暴的任何权力中心。而她自己远离这个中心，化身为民众心目中永远的“烈焰女孩”

——一位代表生存、不屈和希望的精神领袖。 

3. “烈焰女孩”符号的意义不在场 

在小说开始，以往的 73 届“饥饿游戏”按照施惠国统治者设定的规则举办，幸存下来的“英雄”大

多因为曾经的杀戮噩梦连连，除了身体上的伤疤，心理上亦难逃阴影，像是第 4 区的冠军选手安娜在“饥

饿游戏”里幸存下来，却因目睹其他选手的死亡而精神崩溃，第 12 区的冠军黑密斯用酗酒的方式摆脱死

亡记忆等等。强权统治使 12 区民众心中的愤怒和仇恨转化为恐惧和服从。统治与被统治者的两极分化使

得时间和空间愈向前发展愈变得压抑和阴暗。“烈焰女孩”符号的出现，先在地具有符号表意的意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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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悖论和解释意义不必与发送意愿相符和的悖论。在解释项中，“烈焰女孩”符号的意义悖论恰恰突

出了人类关于生存和不屈的永恒主题。 
首先，“烈焰女孩”的意义缺场是意义过程的前提。由于压迫日深，代表反抗和希望的符号又始终

不在场，因此 12 个社区民众呼唤这样的角色出现。所以“烈焰女孩”表意符号在当下的意义不在场是意

义过程的前提。随后，由于凯特妮斯被设计成身披火焰乘战车出场，“施惠国”的主持人以及时髦观众

们给予凯特妮斯“烈焰女孩”的昵称。它代表炫目的美和勃勃生机与力量。然而，对于凯特妮斯来说，

一旦“烈焰女孩”进入丛林，火和裙装所代表的压倒性的攻击力或激发某种浪漫想象的功能消失了。凯

特妮斯成为丛林中一名与其他竞赛者无异的生死角逐者。她浑身污垢、表情疲惫。她时时面临来自他人

的杀戮，有时甚至是幕后游戏操纵者即兴设计的攻击。她不得不忍受朋友死亡带来的悲痛、绝望中痛苦

的煎熬，甚至战友与自己两者活一的选择。这一切时刻提醒观众，“烈焰女孩”这个看似美丽的能指事

实上在真实残酷的场景中是缺场的。尽管如此，这种能指的缺场使凯特妮斯因为贴近真实而更加令人信

服、更加感人至深。凯特妮斯的最终胜出使她与“烈焰女孩”合二为一，在“施惠国”和劳作区两极力

量的夹缝中，同时赢得好感，获得支持。 
其次，民众对“烈焰女孩”的新解释赋予其积极意义。对于被勒令站在大屏幕前观看的劳作区民众

来讲，不管是“烈焰女孩”还是凯特妮斯无疑是缺场的。那么民众对“烈焰女孩”这个所指如何做出解

释呢？显然，民众的解释并不符合“施惠国”主持人和时髦观众们最初赋予这个称呼的意义。游戏节目

对于民众来说并非简单的消遣娱乐，而是要面对失去亲人和朋友的伤痛，哪怕是因本区出现胜出者而带

来一年的食粮。在大屏幕前，当凯特妮斯在丛林杀戮中展现出了相反于杀戮本身的品质——即对朋友的

真诚友谊和对极权的奋起反抗时，所有那些身处劳作区而饱受压抑的民众与之产生了共鸣，一时间人们

默默地而又无畏惧地跟随着凯特妮斯举起象征性的手势。虽然“烈焰女孩”和劳作区民众所身处的场景

完全不同，但是正因为民众在内心中通过不同场景的平行类比做出了自己当下的解释，因此才会呼应缺

场的“烈焰女孩”的感召。“烈焰女孩”通过民众无声的解释被赋予了一层崭新意义：她的愤然反抗给

他们心中久积的愤懑提供了宣泄的出口，其不屈精神为遭受压迫的民众指向生存和希望的可能性。“烈

焰女孩”增加了愤怒和不屈的积极意义。 

4. 结尾  

凯特妮斯在饥饿游戏中存活下来，她从心理挣扎逐步转向了公然反抗残暴的权力中心和等级制度。

她带有女性光辉的气质——温情智慧，也兼具理性刚毅的男性优势。这位“烈焰女孩”在游戏中所表现

出来的团结协作、不畏强权、追求独立的精神，使她一次又一次地消解了权力中心，成为民众心目中的

精神领袖。本文认为作家柯林斯在该人物塑造上，甚至超越了女性主义批评转向重建女性世界和女性体

验的阶段，也超越了玛丽·戴莉关于妇女生态的观点，从而树立起一个理想的现代女性形象，这一形象

承载了人类普遍的、关于生存、不屈和希望的理想。 
从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分析，“烈焰女孩”作为符号在意义过程中整合了先在的两条悖论：这个表意

符号的意义不在场使它具有意义；同时民众对“烈焰女孩”的新解释看似偏离原来意旨，然而却赋予它

新的含义。在另一层面上，“烈焰女孩”作为所指指向具体对象凯特妮斯以及解释项，它是凯特妮斯为

代表的一系列概念的集合。它具备炫目的美、勃勃生机与力量，也代表愤怒与反抗，更是智慧与理性、

温情与刚毅的综合，承载了人类关于生存、不屈和希望的永恒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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